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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药不然跑了36

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戴海燕见我无言以对，又说：“你说
王世贞用《金瓶梅》里带毒的书页毒死
严世藩，可你也看到了，明史里清清楚
楚地写道，严世藩是在嘉靖四十四年被
公开处斩的，哪里来的毒杀？又如何会
在葬礼上被王世贞偷走一只胳膊？”

戴海燕又说：“虽然你讲的故事不
成立，但是不代表这件事是假的。”

“什么？”我糊涂了。

“虽然王世贞没干过报仇的事，但
他确实和赝品《清明上河图》纠缠不
清。”戴海燕翻开《弇州山人四部稿续
稿》中的一页，我一看意思很明白，《清
明上河图》确实有真本和赝本之分，王
世贞都见过，其中真本先被严嵩所得，
后来落到了嘉靖皇帝手里。

我恍然大悟。看来王世贞为父
报仇这个故事虽然是假的，但里面包
含了一部分真实情况。《清明上河图》
确实是先被严嵩所得，然后又到了嘉
靖皇帝手里。王世贞窃走严府里的
真本，嘉靖皇帝拿走了赝本；而在这
段叙述里恰好相反，在严嵩家查抄的
是真本，而赝本则是在王世贞的弟弟
王世懋手中，连造假者的姓名都被点
出来了，叫黄彪。

无论是故事还是自叙，对我们后
世的调查者来说，结论都是一样：真
本和赝本，一本在宫中，一本在民
间，至于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就不知道了——结果，整个调查又
回到了原点。

戴海燕道：“王世贞在这里说得很
清楚，他看见过的这个赝本，是吴人黄
彪所造。但黄彪也不是凭空造出来的，
他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找到一张和张
择端同一时代同一画院同一景物主题
的作品，并以此炮制出一个几乎可以乱

真的赝本。”
她说到这里，我脑子里有点明白了。
难怪故宫本和百瑞莲本的碳-14

年代检测结果如此接近，因为无论真本
还是赝本，最早的源头都是宋代，是同
一时期同一座画院的产物，恐怕连墨
质、绢质都相差无几。

“许愿，你觉不觉得自己错了？”戴
海燕逼问道。

“我错了。”我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
错误。戴海燕满意地点点头，把散落在
地上的书收起来，重新摆成一摞，双手
抱胸：“好了，你可以走了。

我连忙说：“等一下，今天的正题咱
们是不是还没说到……”

戴海燕刚才那一番批判，只是证明
我犯了错，而今天的正题是《清明上河
图》的残本。事实上，戴海燕今天向我
说的话，让我越发觉得只有找出残本，
才能将这一次的真伪之争一锤定音。

“今天太晚了我要睡了，明天再
说。”戴海燕下了逐客令。

她的语气很坚决，我和药不然只得
起身告辞。这时候天色已经黑透了，博
士楼外的林荫路上的路灯都亮了。我
们走了不到10米，忽然一个声音在旁
边响起：“两位，请留步。”

钟爱华稳稳站在路中间，不动声色
地向我们打了个招呼，又抬头看了一眼

博士楼，语气有些感慨：“看来，戴老师
她跟你们谈得很开心。”

我们三个互相对视着，一时间都不
说话了。

钟爱华呵呵一笑，从容地说：“其实
我只有一件小事相求，戴海燕我志在必
得，而许大哥和药大哥是我最大的障
碍。我希望你们……”

药不然没等他说完，蹭地跳到他
面前，掏出手枪指住他的额头，恶狠狠
地说：“你小子想耍什么花招？”这是
我第一次看到药不然掏出枪，吊儿郎
当的小青年一下子变成一个锋芒毕露
的杀手。

“你相信吗？我在这里一动不动，
就可以把你们两个都干掉。”钟爱华一
脸平静。

我向路的另一侧望了望，突然对药
不然大喊：“你快走！”

这时从路的另一个方向传来了密
集的脚步声。那是皮靴踏在水泥路面
上的声音，而且人数不少。

是警察。
药不然把枪放入怀中，很快就消失

在夜色里。警察随后赶到，简单地询问
了一下钟爱华，然后循着药不然逃跑的
方向追了过去。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
之谜》马伯庸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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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长跑
催人泪下

准备去新疆

我被反驳得哑口无言，只得站起来
不服气地对凌一尧的爸爸拱了拱手，转
身去前台结账走人。

我想得非常清楚，凌一尧的父母希
望自己的女儿嫁得好，不愿让她浪费青
春，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那段日子，我对金钱无比痛恨，也
对金钱无比向往。

我给老刘打电话，说：“哥，那事儿
我想好了。”

“怎么样呢？”
“我跟你一起去新疆。”
“确定了？”
“嗯。”
老刘忽然想起什么，说：“你记得老

赵吧？去年围海工程的合伙人之一。”
“记得。”
“他对去年的分红比例不满意，这

次他不想入股了，我们也不想带他一起
干。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跟其他合
伙人谈谈，让你填补老赵的空缺，参一
个小股，怎么样？”

我几乎没有犹豫，一口答应下来：
“好的。”

“你能拿多少钱出来？”
“我有20万元，可以全部拿出来。”

我说。
事到如今我只有孤注一掷，我连凌

一尧都快输了，还有什么输不起的？
当天晚上，我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

父母，他们非常惊诧，不理解我为什么
要跑那么远，我妈更是极力反对。

“我都26岁了，你们担心那么多干吗？”
我妈说：“别说26岁，就算62岁又

怎么样？只要你一天没结婚，在我们眼
里你依然是个孩子。”

“今年我在新疆那边不只是打工，
手里的20万元都准备拿去参股，虽然
少了一点儿，但至少是一个小股东。”

“20万元？”我妈顿时瞪大双眼，“你
辛辛苦苦攒下这点钱，干吗一下子全投

进去？”
“这点存款不可能吃一辈子，投资不

嫌多只怕少，有多少种子才能打多少粮。”
我妈心事重重地搁下碗筷，又自责

道：“你要是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就不
用这么拼命了。”

我笑着安慰她说：“我要是出生
在别的家庭，那另一个孩子就要出生
在这里，到时候你还是会心疼那个儿
子。再说了，你们把我拉扯这么大，
我四肢健壮，智商超群，已经相当了
不起了。”

我爸也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年轻
人吃苦耐劳，愿意自己出去闯一片天下
总归是一件好事。”

自从上次与凌一尧的父亲见面以
后，我没有再主动与她联系，即便她主
动打电话过来，我也刻意表现出冷漠
的样子。没有争吵，没有亲昵，也没有
将她父亲约我见面的事情告诉她，把那
口怨气留在自己心里慢慢消化。但我
越是这样，凌一尧越是焦急，认为我心
灰意冷，或是移情别恋，在电话里吵得
更凶了。

“吕钦扬，我们明天见面吧。”她说。
“见面又能怎么样？既然你爸妈给

你安排了一个美满的未来，那就试着接
受吧，兴许没多久你就适应了。”

凌一尧难以置信地问：“你不想和
我在一起了？”

“当然不是。”我下意识地予以否

认，沉默片刻才解释道，“我们相处这么
多年，无论过得好或者不好，开心或者
不开心，都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现在
突然多出另一个人，我不知道怎么面
对，宁可把你拱手让给他，也不愿让你
变成一个脚踩两条船的女孩。”

“你以为你这样很伟大？”她有些气愤。
我一时语塞，因为我也无法说清自

己是否存在这样虚伪的想法。
“我既不是商品，也不是礼物，你

凭什么想让给谁就让给谁？我妈都气
得住院了，亲戚朋友也说三道四，但我
还是想和你一起抗争下去，从未想过
动摇。”

她在电话里越说越委屈，悲伤地抽
泣，努力压抑着声音，似乎担心被家人听
见。我默默地听着，心口一阵阵地疼痛，
却又束手无策——她这样执着地站在我
这边，而我只能像她父亲说的那样，让她
承受不必要的痛苦，奔赴不可知的前途。

“你到底在想什么？”她问。
我叹息一声，说：“哪有资格想什

么，想不到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敌人，
好像自己在被所有人欺负。”

凌一尧止住哭泣，责问道：“难道我
也欺负你了？”

“我没说你。”
“你就是太不自信，那些不在乎你

的人，你何必在乎他们的看法？”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

要嫁人了》李海波 著）


